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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撰 说 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

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

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 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

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

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

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

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

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

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

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

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

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 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

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 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

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淡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

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

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

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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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

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

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

料的内容。

四、 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

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

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

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 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

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

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

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 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

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

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

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

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

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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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春重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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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生时代的两次闯祸

一张大字报的风波

我于1957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那年十八岁。1957年复旦历史系招生

数是一百人。因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一大批调干生进来。从

1953年开始，凡是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系

统的正式职工，经组织上调派学习，或经本人申请组织批准离职报考中等

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均称调干生。我们那个班的调干生特别多。还有

一些原先学俄语的也转到这里来。一百个学生没有分班，一道上课。到毕

业时只有八十多个学生了，有些走了，有些去世了，有些是因为身体不好。

调干生大部分是读到毕业的。调干生上学的条件主要是出身好、表现好、

领导信任，至于其文化基础是不重要的。后来我们学校、系里的不少领导

干部，包括年级学生会、系学生会、校学生会的干部，都出自我们班上的调

干生。我们班留在系里的，一个是近代史的王知常，一个是古代史的樊树

志，是作为教师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做政治工作的叫朱剑良、鲍怀崇、尤垂

坝，他们原来是校、系学生会主席及年级党支部副书记。历史地理研究室

留下来做资料工作的是郑宝恒。还有读研究生的许道勋、赵克尧。

从1957年到1962年，对于我们国家而言，是很不寻常的时期。五七年

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然后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那一届学生，一进来就遇

到反右斗争。那时，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历史系

是重点。我进校时，王造时、陈仁炳、张荫桐等教授已经是右派，被打倒了。

学生中右派不少。这个斗争过去以后，上课还是比较正常的。大跃进运动

起来以后，教学工作就受到严重影响。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学生到工厂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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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我们是到大中华橡胶厂；二是在学校里，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是学生编书。所以，五八年上课就比较少。有一段

时间，基本不上课，偏激地认为不要讲中国史、世界史了，只要讲毛泽东论

中国史、马恩列斯论中国就够了。到了五九年，恢复了一段时间，六○年以

后，上课就比较正常了。

大跃进时，大炼钢铁，我们都参加的。在大中华橡胶厂劳动了好几个

月，学生全部都下工厂。我们基本上做辅助工，跟着工人打下手，有一部分

是做轮胎，三班倒。大中华橡胶厂在衡山路，上海唱片厂旁边，现在已经拆

除了，现在那里是徐家汇绿地。大炼钢铁最高潮时期，我们又到中山西路

那边，烧水泥，一大筐，一大筐，大概三百斤重的石头，抬上去，把它烧成水

泥。烧出来的水泥，即土水泥，能用吗？说不上。我们是那里的主要劳动

力。到那里去的，有我一个，赵克尧一个，许道勋一个。我们几个在水泥

厂，整天都在抬大筐。那段时间，我们还被抽出来，即在水泥厂下班后，到

徐汇区政府大炼钢铁。就在区政府院子里，造了一个小高炉。那地方在徐

汇中学旁边，也就是原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旁边，现在已经没有了。那时，

我们对徐家汇非常熟，因为我们宿舍就在宛平路上。我们在那里差不多半

年时间，是指导员和我们一道去的。

我们那时都是满腔热血，上面的安排，大家都去做。问题是，那样烧出

来的是不是钢铁？我们也弄不清楚。那时，上上下下，全国到处热火朝天。

在复旦大学，学校要造物理大楼，我们就去当小工。那是六○年。我们的

工作是拌水泥，拌三合土，一包一包水泥，一筐一筐黄沙，和石子一起倒下

去，拌！每天都干这活。最冷的时候，在那里干，打赤膊，穿一个大背心。

我们的速度甚至超过机器，超过搅拌机搅拌的速度。所以，物理楼的建造，

有我们很多的汗水。物理楼现在还在，就是一进校门正对着的那幢楼。做

这些工作的时候，大家都满腔热情，积极性非常高。那段时间，包括我自

己，都热衷于乌托邦，特别忘我。

我9月份进校时，反右斗争已进入中后期了，但学校还在整风，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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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我们新进来的同学，也要参加。我们班上，有很多调干生，他们热情

很高，每天都贴很多大字报，就贴在老校门进来那地方，即国权路前面的那

个老校门，两边全部都贴满了。

我一进学校，老的同学就介绍，我们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的老

师是陈守实先生。所以，我一进学校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那时候陈守

实先生对我说，你们学历史的，第一要在理论上下功夫，首先要读《资本

论》。陈守老是和王亚南先生一道研究《资本论》的，他不是食古不化，而

是深入了解原理用以分析中国历史。他借鉴《资本论》的体系研究中国古

代土地关系史，很有成就，形成整套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体系。按照陈守实

先生的指点，我进学校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借了两本书，一本是《资本论》，

另一本是达尔文的《人类原始及类择》。当时，我就在读这两本书。那些

大字报也在看，但觉得意义不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我们一个寝室

的同学（一直就是这些人，到专业分开以后才分开的），有王知常、王学庄，

还有其他一些人。王知常在我的床上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两耳不闻窗

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不是开玩笑，是正式的，因为那时候走廊里、

宿舍里全都贴满大字报。我就说：“哎呀，我觉得你们那些大字报贴的没有

意思，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为什么那些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关于国

家大事的基本问题，你们不去思考？”那时，我是中学毕业后直接考入大学

的，不像那些调干生有那么丰富的社会经验。王知常说：“你有什么想法？”

我说有一些问题倒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他说“你写”，我说“我不写”。他

说：“你写个稿子出来，我给你抄。”所以，我的那张大字报，是王知常抄的。

那张大字报后来就闯了大祸。

1957年10月9日，王知常把那张大字报贴在校门口一进来的地方。一

贴出去，就有高年级的学生说，现在还有这么大胆的人出来！因为大字报

批评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其中最关键问题是针对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

的，针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认为我

们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是一种妥协，还涉及国内问题，包括党的工作、国务院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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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财政赤字等等。大字报的题目叫《我的意见》，一共提了十条，其

中针对党的工作的有两条，针对政府工作有八条，有将近三千字。现将有

关内容摘录如下：

一、 对党的工作的一些意见：

1. 党在处理国际主义运动时，似有某些缩手缩脚、明哲保身、

关门建设的痕迹。

例一：苏共二十次党代大会上修正主义思想抬头，赫鲁晓夫

等要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我党中央对此二者皆有异议，但一直未大

胆地与旗帜鲜明地予以批判与表示自己的意见。

例二：叛徒铁托、卡德尔的演说和他们的民族沙文主义以及

修正主义影响很大，但“论”和“再论”中的批判，却有些过于婉转

与迁就，仿佛顾虑得很。

例三：意大利共产党将通过议会长入社会主义的方针写进党

章，我党却一声不响。

例四：今年六月底苏共中央作出开除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

出党中央决议时，我党竟未对这件事正确与否发表意见，而说对其

表现出来的团结表示满意，愿意进一步加强中苏友好（大意）。

……

2. “八大”提出党要加强理论工作，时已一年了，理论研究仍

不活跃，有待加强。而尤有几个问题，应该加强理论研究工作：

（1） 苏共二十次党代大会的评价问题：……

（2） 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通过议会手段长入社会主义问题的

理论批判。

（3） 关于斯大林的理论、活动的系统评述。

（4） 国家和农业社之间经济、政治关系如何？—这一点明确

起来，许多政策措施在执行中可免差错或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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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党史研究 —还有三年多时间就是建党四十周年

了。……应大力活跃理论工作。应该由我们的主席、副主席、总书

记带头动起来。……

二、 对于国家的一些政策措施的意见：

1. 希望彻底贯彻宪法中所规定的省（市、自治区）、县（自治

州、自治县）、乡（自治乡）三级行政机构制度，撤销专区或其他派

出机关，精简机构，放手让干部下放。……

2. 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某种程度地忽视了农业方面自然

灾害的威胁，而未充分估计到人民社会主义积极性与工业发展之潜

力，结果社会主义革命方面的任务提前完成了，去年工业战线也提出

“四年完成五年计划”口号，而且很响，但后来由于农业跟工业发展

比例不相称，使得粮食、食油、棉布供应不能正常，时松时紧。第二个

五年计划应增加农业投资比例与对农业的注意力，加强计划性。

3. 经过这次大辩论，农业社可大大巩固……可能农业机械化

高潮要到来得早些，希望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充分估计到这一

点，加强发展农业机械制造工业，免得临时手忙脚乱。

4. 从急速把农民引入社会主义道路、防止农民更大地向两极

分化与农民本身社会主义觉悟、合作化要求来看农业合作化速度

是正常的，并未冒进。但高潮过去后，未继续对此加以最大注意

力、尽最大力量来巩固，因而出现了干部、统购统销方面的一些问

题。尤其反右斗争开始前一段时期，农村资本主义思想嚣张。

……

5. 粮食问题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各地因地因时条件不同，

各有参差。国务院应注意这点，可由各省、市、县、乡根据本地情

况决定。……

6. 国务院应对去年财政出现赤字一事作深刻检查，吸取教训，



8

引以为戒。这不仅是计划性问题，而且关系着国家经济状况的稳

定与否及国力充实与否。

7. 党和国家考虑，是否可以订出这样一个制度：国家各级领

导人（最高元首除外）分别在一定时期内解除职务，深入基层工

作，或半年，或一年，或两年，再回中央或省里担任原职，换一批下

去。这有几个好处：

（1） 可以真切联系群众、了解群众、指导群众，彻底克服三大主

义，免得一段时间后三大主义又蠢动起来；

（2） 可以锻炼和培养更多干部，挑选人才，搞好工作；

（3） 具有更巨大意义的是，这是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

的差异、消灭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脱节、消灭阶级和国家、

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手段。

8. 教育部、高教部考虑：是否可以把每年暑假大中小学生参

加一定时间农业劳动确定成制度。

这些文字都是原话，我保留了这份大字报的底稿。大字报贴出以后，

引来一场暴风雨。一直到学校的登辉堂，都是铺天盖地的反驳的大字报。

1957年10月份，学校在登辉堂开了辩论大会，都是组织好的，批驳我，对大

字报的内容逐条进行反驳，都是高年级的学生上来批判，一边倒，也不让我

发言。这是我到学校以后的第一场暴风雨。

当时有人提出，按照这样的言论，姜义华完全可以划为右派了。后来

听说，一年级新生不划右派。据说内部有这一条。有人担心，姜义华你这

个意见比那些右派言论厉害多了，系里那些右派的意见，不过是针对党支

部、党小组的，并没有像你这么直接针对国家大政方针的。

五七年这场风波，对我震动很大。我们这些从中学直接考进大学的，

比较天真，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知道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就想用

这些东西来分析、评价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那时候，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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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我虽然是刚从中学出来，就在

思考，总觉得中央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比较软弱。中学生的思维，比较简

单，以为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不会想到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的问题是

那么复杂。后来六○、六一年以后，中苏两党分歧明朗化，系里领导肯定了

我当年大字报的基本倾向，认为我敢于讲真话，危机算是暂时过去。

一次小组会上的发言

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全国处于狂热状态。我们也都是狂热者，上面

号召干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干的，包括除四害、打麻雀。消灭蚊虫的方法

是，吃好晚饭，就到学校四周的稻田里，挥舞面盆，面盆里涂了肥皂水，里面

就能落满蚊虫，一堆一堆全是蚊子。为了灭苍蝇，就到所有粪坑旁边去挖

蛆。那时候不会嫌什么脏啊、臭啊的。灭老鼠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我们这

里老鼠比较少。

我们当时确实狂热。真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是在六○年。我们到崇

明去围垦。那年冬天，最冷的时候，冰天雪地。那时候水最小，学校组织我

们在海滩搭帐篷，下面铺一点芦苇。那时候，粮食已经开始紧张了。几个

月前，我们在造物理楼的时候，我们同学有的一顿可以吃一斤多粮食。我

一顿饭基本上控制在4两，劳动最重的时候，也没有多吃。我几十年来都

是这样。原来我的粮食定量是33斤嘛，后来困难的时候，就降到31斤。我

是自觉自愿减少的，降到31斤，保证一天一斤粮，中午、晚上各4两，早晨2

两。到崇明围垦劳动的时候，那个劳动多重啊，消耗特别大。围垦，就是把

圩田外面的、芦苇滩上的泥，挖上来，挑到圩堤上来，堆上去，让江水进不来

了，就变成了农场。那时候，我的主要工作是挑泥。我那个担子从来都是

用长锹挖下去，一块就得七八十斤，一头一块，两头一百五六十斤，就这样

挑。那个地，就是现在的湿地，海水、潮水刚下去，湿漉漉地踩下去，不是硬

地，没法踩，就放一点芦苇在上面，踩上去不会陷下去。那时候，粮食已经

非常紧张了，吃不饱。后来，大家就挖芦根，旁边都是芦苇嘛，用芦根来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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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肚子。那时候搞大跃进，提的口号是“大办”这样、“大办”那样。我最

近看《毛泽东年谱》，发现最先提出“大办”的，就是上海。六一年以后，农

村的同学、全国各地的同学回来以后，谈到农村的情况，感到了粮食已经非

常紧张。

那些年我很少回老家，寒暑假基本上在学校看书。寒假暑假是最好的

读书时间嘛，可以集中精力看书。我的阅读量非常大，学校所有的与我们

学科有关的书，能看的我都看了。一个学期，我要换上好多本借书证。图

书馆的老师知道我喜欢看书，会主动告诉我，这些天又来了什么新书。

对于那个时期的困难情况，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六一年底六二年初，

有两次。一次是我自己回去的，到了镇江，到了扬州，到了南京，亲眼看到

饥饿情况。在镇江的路上，看到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倒下去了，倒下以

后，口吐绿浆，因为吃的是野菜、树叶。扬州也有不少人饿死。南京那样一

个城市，也是这样。我在火车站，亲眼看到，一个人在吃烧饼，另外一个人

突然抢过去，两口一咬。你打他也没有用。有一次我和董进泉到他无锡的

老家去，到农村去看。那里山清水秀，就在太湖边上，那么好的地方，原来

山上全是树，大炼钢铁时，把那么好的树全砍掉了。那些地方，原来没什么

自然灾害，江南鱼米之乡，为什么也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当然，苏南饿死

人的情况，比起外省来，还是要轻得多。我们一个来自河南郑州的同学，海

文正，也是后来所谓历史系“反党集团”成员之一，他谈到信阳地区饿死人

事件，饿死那么多人，而饿死人的信息，中央竟没办法知道，等到知道以后，

那么多人都已经死了。

我是从全国各地回来的同学那里知道这种情况的。大学是全国信息

汇聚交流的地方。安徽包产到户以及饿死人的情况，主要是同学们带回来

的。我们这才知道全国饿死很多人。知道很多地方饿死的人不是一点点。

我们才知道饿死人的不是信阳地区一个地方，几乎大跃进跑到前面的，当

时在报纸上亮相最多的，河南、安徽、山东、四川、甘肃，这些地方饿死人都

相当严重。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那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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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议论最多的，就是这些问题。这段历史是我们亲身经历的，自己也曾那

么狂热地相信过、投入过，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我们同学当中，

对此讨论很多。我说，我们做近现代历史的，对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如

果都没有办法作出一点判断，那还成什么历史？画鬼容易画人难。近现代

史是我们自身亲历的历史，就是画人啊。如果你对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都

没有办法画，你画那些鬼，你说你画得很像，谁知道呢？六二年，即将毕业，

我觉得我们应当认真地、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做一点总结，做一点分

析，做一点概括，这对自己也是一个反省。

当时，讨论比较多的是我们几个人，我、王学庄、董进泉与海文正。王

学庄是从南京考来的，跟我是一个寝室的，董进泉是从无锡考来的，学亚非

史的，那时已经分成几个专业了。海文正原来和我不熟悉，后来他谈河南

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了一些接触。

1958年，毛泽东让人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那些文件与书，

我们都狂热地相信。这时候，我们关心、讨论的问题之一，是怎么看中国的

农民问题。这与我们在大学读书期间一直受陈守实先生影响有关。陈先

生是研究中国土地关系史的，我的听课笔记到现在还一直留着。陈守实讲

土地关系史，我听了他一部分课，因为与我们近现代史其他课程冲突，没能

全部听下来。但是，我抄录了许道勋的全部听课笔记。陈守实先生所有的

报告，我都去听了。

我当时就考虑中国的农民问题，这几年我们在农民问题上，究竟哪些

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有失误？六二年我们在写毕业论文，我的毕业论文

是《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政治思想》，王学庄的毕业论文是《石达开安庆改

制》。在王学庄关于石达开安庆改制那篇文章中，我给他加了几段话，就

是，杨秀清、洪秀全搞天朝田亩制度，要在南京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

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小天堂，但实践证明，

它没有办法推广开来，没有办法延续下来，所以就有了石达开的改制，退回

到按亩收租赋，实际上这是退回到现实所许可的范围。在中国那样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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